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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的楷模

一談明代慈為縣鄉賢祠

一、前言

平民教育的普及，起於孔子，後世學者乃尊其為至聖先師。古人每事
必祭其創始之人，對於這位平民教育創始人的崇拜與祭肥，據黃進興研

究，原先是家廟、祠堂性質的孔廟，在西漢年間，逐漸成為官廟。東漢永

平十五 (72 年)年，明帝過魯，臨幸孔子宅，把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首開
從紀的先例。 l此種關於從而巴制度的研究，引發了我的興趣。孔子以其在教
育及學問上的成就，受到後人的景仰祭肥，而巳孔後來不僅演變成國家重要

的記典，甚至在地方學校中，也有所謂的「先師廟」或「大成殿」。而在

翻查地方志的過程中，發現明代的地方學校中除了先師廟前巴孔子之外，另
外有「鄉賢祠J 與「名宣祠」等祠堂的建置。這兩種祠堂，在宋代的地方

志中沒有任何的記載。而「鄉賢祠」在明代之後，到了清代，仍然存在於

地方學校中，一直到了民國初年，新式的學校制度建立，這兩種祠堂才被

廢除。「鄉賢祠」的功能是什麼?它是在什麼時候出現?而什麼樣的人可

以進入「鄉賢祠 J ?這些疑問，引發我的動機。而目前，我尚未看到任何
有關於這兩種祠堂的研究。

而就史料的內容而言，鄉賢祠的建置設在地方學校之中，有關其記載

多在方志中的〈學校志〉裡，而個別鄉賢的傳記則載於地方志的〈人物志)

1 黃進興， (侵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1994) ，第九
章(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記制與儒家道統意識卜頁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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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此地方志是主要的史料來源。在決定研究的範圍方面，我選擇以明

代的寧波府為主要範圈。主要的考量是，這個地區的地方志記載較為連

貫，除了明清兩代的版本之外，宋代有〈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

〈開慶四明續志)，元代有〈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續志〉等版本傳世，
對於「鄉賢祠」這一建置的由來，也因而有了較多的線索可循。而在寧波

府中，我只選擇了慈給縣，除了時間上的限制之外，主要也是考量史料來

源的連貫性。史料來源是以地方志為主。此外，也盡可能的使用當地文人

文集中的傳記資料及以收集文人傳記為主的史籍，期能補足方志中傳記資

料之不足。並由明人為這類祠堂所作的記文中，探討鄉賢祠的功能與意義。

二、慈梅縣鄉賢祠的建置

慈給縣在明代屬於寧波府(宋代稱明州，今漸江省)的轄縣。根據〈大
明一統志〉的記載， 2其在府城西北六十里處。明朝政府編有二百零八里，

戶數大約在四萬八千至六萬之間， 3僅次於郵縣。慈給縣儒學位於縣治東南
隅，約於宋太宗雍熙元年 (984 年)由縣令李昭文建於縣治西北，宋仁宗

慶曆八年 (1048 年)知縣林肇改建。 4到了明熹宗天啟( 1621-1626 年)年
間，慈給縣儒學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當時的建置大致上有明倫堂、大成

殿、尊經閣、崇聖祠、教諭宅、訓導宅、名宜祠、鄉賢祠等， 5如果與雍正
〈慈給縣志》中所附之縣學圖(見附錄一)做對照，則可清楚地知道其相

對位置。 6而據《天啟縣志〉記載，鄉賢祠有三間，在廟門的右方，當時受

奉耙者有七十位。萬曆四十六年 (1618 年)間，知縣陳其柱會重修儒學。

2 李賢， (大明一統志) (天順五年( 1461 年)刊本)二冊，(西安:三秦出版社景印， 1990) , 
卷四十六(寧渡府卜頁 1 。

3 黃潤玉，(寧波府簡要志卜收入{四明叢書) (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1988) ，冊九，
卷二(賦役表> '頁 9 -13 。
4 羅海等， (寶慶四明志) (清成豐四年 (1854 年)刊本) ，卷十六(慈給縣志卷第一> ' 
頁 9 上，收入{宋元地方志選刊三十七種}第七冊，(台北:國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0 )。

5 挑宗文等. (慈蛤縣志) (明天啟四年( 1624 年)刊本)兩冊， (台北，成文出版社景印，

1983 )冊一，卷二(儒學> '頁 3-5 。

6 陽正筍、馮鴻模等， (慈蛤縣志) (清雍正八年 (1730 年)刊本) ，三冊(台北:成文出
版社景印， 1983) 冊一，卷一〈輿地> '頁 6 下與 7 上。見附錄一。

她穿上的精雄的

7 

關於鄉賢祠在明代的治革，根據目前我所能蒐集到的地方志資料顯

示，在明憲宗成化( 1465-1486 年)年間，慈給縣儒學並沒有「鄉賢祠」

的建置，因此推測在憲宗以前(至少是成化四年 (1468 年)以前) ，正式
的「鄉賢祠J 尚未在慈給縣儒學出現。當時慈給縣儒學只有一個「鄉先生

祠 J '位置是在明倫堂的西側。然而鄉先生祠的成立也非起於明代。早在

南宋高宗建炎初年，知縣林叔豹便建立一所祠堂前巴楊適與杜醇。 s南宋理宗

寶慶年間(成化《寧波郡誌〉載為寶慶二年 (1226 年)) ，知縣周符在講堂
東側立祠祭爾巴楊適、杜醇、楊簡( 1141-1226) 0 9淳佑二年 (1245 年， (至
正四明續志〉載為五年) ，郡守陳愷以其規模太過偏狹為由，另外在成德
堂右側建立慈湖先生祠堂，專紀出生於慈絡(南宋時稱慈溪)的道學家楊

簡 (1141-1226) 0 10元成宗元貞二年 (1296 年) ，儒學毀，其後重修，至元
成宗大德八年( 1304 年) ，仍立祠把楊適、杜醇、楊簡。明順帝至正元年
( 1335 年)增爾巴黃震，至正二年增紀桂萬榮、張Æ 、孫夢觀，至正二十一
年，增羅仲舒， 11共有八人。此後到了明代初年，慈給縣儒學裡，只設有
鄉先生祠。而在明世宗嘉靖年間，慈給縣儒學中，已有正式鄉賢祠的建置，

當時祠中奉記者有三十人。 12其後直到明熹宗天啟四年 (1624 年) ，叉增
記了四十五人，合計為七十五人。 13

上述是綜合各代地方志的記載後的整理。而從中可以大致看出慈給縣

儒學鄉賢祠發展的脈絡:南宋高宗建炎初年，慈給縣儒學成立一座祠堂，

專爾巴楊適與杜醇。到了寶慶年間，新的祠堂在講堂東建立，增而巴楊簡。之
後叉另設了慈湖先生祠堂，專而巴楊簡。此後五十四年，推測這些祠堂應該

一直存在，直到元代初年儒學毀於戰火。而重建之後的慈給縣儒學立祠祭

7 姚宗文等， (慈豁縣志) .卷二(儒學> '頁 5 。
s 楊建等， (寧波郡誌) (成化四年 (1468 年)刊本) ，兩冊(台北:成文出版社景印， 1983) 
冊一，卷六(學校故> .頁 17 上。

9 王元恭等. (至正四明續志) (清咸豐四年刊本) ，卷七(學校﹒儒學> .頁 36 上。收入
{宋元地方志選干。三十七種〉第七冊， (台北:圓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0) 。

10 羅港等， (寶慶四明志) ，卷十六(慈鉛縣志卷第一> '頁 9 下。
11 馮可鋪、楊泰亨等， (慈蛤縣志) (清光緒二十五年 (1899 年〉刊本)四冊. (台北:

成文出版社景印， 1975) 冊一，卷四(建置三﹒學校> .賈 17 下。

12 周希哲、張時徹等， (寧波府志) (嘉靖三十九年 (1560 年〉刊本)九冊. (台北:成

文出版社景印， 1983) ，冊三，卷十(秩肥> .頁 7 下。

13 姚宗文等， (慈鉛縣志) ，卷二(儒學> '頁 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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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楊適、杜醇、楊簡等三位人士，原先專紀楊簡的慈湖先生祠堂則已廢。

14其後，叉陸陸續續增加了黃震( 1213-1280) 、桂萬榮等五位，直至元末。
另外，根據《大明一統志〉中的記載，當時寧波府學中僅有先賢祠。 15既
然府學尚未建立鄉賢洞，推測慈給縣儒學應該也未建立。因此明朝建立

( 1368 年)之後，直到英宗天順五年 (1461 年) ，其間近百年，慈給縣儒

學中最多只有鄉先生祠。再看成化四年 (1468 年)刊的〈寧波郡誌> '其
中記載慈給縣儒學中設有鄉先生祠。 16因此從明朝建立到憲宗成化四年

間，慈給縣儒學沒有鄉賢祠的建置。而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間所暴修的地方

志史料中顯示，在慈給縣儒學中已建立了「鄉賢祠 J '而正確的時間，還

需要經過多方面的考證。由這些脈絡看來，宋代在慈給縣儒學中成立的鄉

先生祠，應為鄉賢洞的前身。 17此後，入祠者也不斷增加，直到清代。

三、明代的「鄉賢」觀念
前述，到明末熹宗年間，慈給縣鄉賢祠中，受奉記者共有七十五人，

其中包括漢代一人、宋代十人、元代一人、明代六十三人， 18其姓名如附
錄二所載。這七十多人中，五分之四以上都會得到功名，或為舉人，或為
進士;有官位高者如大學士袁煒(1508-1565 )、兵部尚書姚鎮( 1469-1551 ) 
等，也有以其忠孝事蹟如馮象臨者，受到後世的爾巴典尊崇。慈給縣儒學鄉
賢把自南宋初年出現，到明末已經過了近五百年的沿革。最初也記楊適、

杜醇'之後慢慢加入了地方上有功業、名望的人士。這中間隱約呈現出一

14 專耙楊簡的祠堂在元代被毀後，一直沒有再重建。直到嘉靖年間，楊慈湖祠叉出現於

史載。然其位置已不在儒學內。而根據天啟縣志的記載，楊文元公祠建於慈湖邊上楊簡

故居。

15 李賢. (大明一統志卜卷四十六(寧波府〉﹒頁 11 下。
“楊建等. (寧波郡誌〉卷六(學校考) .頁 17 下。
17 馮可鏽、楊泰亨等. (慈給縣志) .卷四(建置三﹒學校) .頁 17 下。其中針對慈難縣

中鄉賢祠的治革有一簡鍾的綜合陳述 :f按〈至正志) .鄉先生祠舊J祖揚適、杜醇、楊簡。

宋寶慶間，知府周符俾I記於講堂東偏。淳祐五年，郡守陳壇以規模偏狹，別建慈湖祠於

堂西偏。元貞二年嫂。大德八年並耙三先生仍於堂東偏。芭有鄉先生未耙者，申明儒學

提舉司擻下。至正元年· JI曾把黃震;二年，增桂萬榮、張虛、孫夢觀。成化府志:至正

二十一年，增羅仲舒。通耙八先生。明景泰四年，監察御史李 龔命有司重建。是為芭

鄉賢紀之始。」根據這段記載，景泰四年重修祠堂之後，雖然「鄉賢祠」的正式名稱仍

未出現，但應該已初具規模。

"姚宗丈等. (慈蛤縣志〉卷二(儒學) .頁 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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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價值觀轉換的過程。鄉賢洞在慈給縣儒學中，甚至在整個明代的地位及

功能是什麼?什麼樣的人可以入紀慈給縣鄉賢祠?經由探討慈給縣鄉賢

祠，能否看出明代入祠的標準是不是有所更動?這些是我在本節中，希望

能夠釐清的重點。

前一節探討了慈給縣鄉賢祠的由來。其前身為明代初年已經設置的

「鄉先生祠 J 0 r 鄉先生」的定義據漢代鄭玄儀禮注為: r鄉先生，鄉中老

人，為卿大夫，致仕者。」 19賈公彥疏亦曰: r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
致仕者。此即鄉飲酒與鄉射禮先生。」 20由這些記載可以看出，最早「鄉
先生」指的是一個地方上曾經任官而退休後居於本籍者。而這些人是鄉飲

酒禮中重要的參與者。據楊寬研究，鄉飲酒禮是周代以來在鄉學中舉行的

酒會儀式。 21其最重要的功能在於尚齒，即「敬老尊賢J 。儀式進行的過程
中，各按年齡的大小'依序排列，進行儀節。 22 r鄉飲酒禮」的儀式實際
上包含了極濃重的教化意義，也因此必須由地方上年高望重者主持進行。

唐代韓愈「送楊少尹序」中曾經提到: r古之所謂『鄉先生殼而可祭

於社』者，其在斯人嗽，其在斯人欺!」 23韓愈這篇序文是送給楊巨源，
他是貞元五年的進士，以能詩名，後來引年而去，受命為其都(河中)少

尹。韓愈認為: r 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歸。楊侯始舉於其鄉，

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

凶楊氏致仕之後，回歸故里，他正是鄭玄所稱的「鄉先生」。韓愈的這篇序

文透露出古來有在地方上祭爾巴死去「鄉先生」的習俗，此種觀念可能影響

到了後來明代初年慈給縣儒學中的祭爾巴活動。因為當時慈給耳刮胃學即設有

「鄉先生祠 J '而這個祠堂後來演變成為「鄉賢祠」。

在明代，這類祠堂的功能，基本上有一個十分具體與固定的大原則，

如徐一要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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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鄭玄注，賈公彥疏. (儀禮注疏〉十七卷.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 
卷一(士冠禮第一) .頁 38 上。

20 鄭玄注，賈公彥疏. (儀禮注疏).卷一(土冠禮第一) .頁 38 上。
21 楊寬. (古史新探) (台灣翻印本) • (北京;中華書局. 1965). (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 • 
頁 280 。

22 楊寬. (古史新探) • (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 .頁 290-291 。

23 韓愈. (韓昌黎文集)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送楊少尹序) .頁 274 。

24 韓愈. (韓昌黎文集) • (送楊少尹序) .頁 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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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拔類之才固不乏也，熟習見間，不有前修往哲為之表率，卒亦

墮於沒沒無聞。......古人論友，必曰:尚友古之人，此之謂也。夫

所謂古之人者，雖皆聖賢之徒，然或生於中國;或生於東夷;或生

於西夷，漠然隔宇宙而不相及。誼若一鄉之賢，里間相接，封吟相

連，而其人之德行、風節、文學、事功，遺風餘烈，泠於所見所聞。

所傳聞者，至親至切，有不符旁求遠訪而後知也。鄉之俊彥，歲時

登出入於諸賢之庭，仰瞻列寶曰:有德行者為某， .有風節者為某:

有文學者為某;有事功者為某。使吾生而與諸賢之居不相遇也，則

亦委諸無聞而止。今幸而密過諸賢之居，而不諸賢是慕顧，乃委其

有為之身與草木同腐，獨弗愧哉!今而後，人才輩出，接武先賢，

良由茲祠風勵之也。詩曰: r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祠之設有焉。

鄉賢祠的功能在於教化， r表彰先哲，以風勵將來」 26在地方學校裡，

設祠祭紀先前的賢人，讓學子及來此遊歷的人，能夠清楚地知道他們值得

後世景仰效法之處為何，以激勵人心。奉把那些非出自本地的人如道學或
是歷史人物，雖然其也有值得稱頌尊崇之處，然而畢竟比不上選擇當地的

先人來得有號召力。以本地之賢教導後世，更易激起後人對於聖賢甚至鄉
土的認同感，見賢思齊， r以美教化，以厚風俗J 0 27 

前已陳述， r鄉先生 J 是指一個地方上已經致仕的本地人。因此「本
籍」的要素是鄉先生定義的重要內涵。明代的「鄉賢」實際上是繼承「鄉

先生」而來。明人認為， r生於其鄉，而眾共稱賢，是之為鄉賢。 J 28如果
根據字面意義， r鄉賢」二字，己清楚的點出要入前鄉賢祠首要具備的身

分條件:此人必須是慈給縣當地的人士，即「生長是土，而才行可錄。」
詞在這一點士，明代慈給縣鄉賢祠中所奉記者無一例外。而這些人的身份

25 徐一簣， (始豐稿)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卷七(鄉賢祠記) ，頁

20 上。

26 倫詔， (陸川名宣鄉賢祠碑) ，收入{粵西文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

館) ，卷三十六，頁 30 下。
27 莫且(石湖鄉賢祠記) ，收入{吳都丈粹續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

館〉﹒卷十六(祠廟) ，頁 35 下。
28 蔣冕(全州名官鄉賢洞記) ，收入{廣西通志)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

館) ，卷一百凹，頁 5 下。

29 倫詔(陸川名宣鄉賢祠碑) ，收入{粵西文載卜卷三十六，頁 30 下。

地步上的精雄的

功業也很多樣。在現存的明代慈給縣、寧波府的地方志資料記載中，慈給

縣鄉賢祠在明朝一共增肥了六十五人，其詳細的入肥年代已不可考。其中
除了漢代的董黯與元代的趙偕之外，其餘皆為明朝人。考察這些人的生
平，或許可以為入紀鄉賢祠究竟需要符合怎樣的標準，提出一個簡單的概
念。

據嘉靖年間的府志刊本記載，當時的慈給縣鄉賢祠中約奉爾巴有三十位

先人。其中包括元代的趙倍，及烏斯道在內的十九位明人，這些人均是在
成化之後入祠。其中元代趙借未得功名。據其傳記所載，趙偕以其學見長，
世稱寶峰先生，有寶峰文集傳世。趙偕之外，生於明初的烏斯道、桂彥良
等也有文才。烏斯道有學行， {明史﹒列傳〉稱他: r工古文，尤精書法。」
到桂彥良則為明初名儒，頗受明太祖的器重，曾言: r江南大儒，唯卿一人。 J
JI桂彥良以下的王桓、向朴、顧道、周弘等人，均由薦舉或應詔得官。王

桓曾與宋濤、錢維明等人在朝講論治道。明太祖呼其為「老學士J 0 32向朴
為獻城令，在靖難發生時，衛城而死。顧道則於永樂初年侍讀青宮，受到
當時仍為太子的仁宗禮遇。周弘為拓城令，治拓城九年，頗受愛戴，當時

人立生祠爾巴之。王來以下，除杜視外，皆會中進士。杜挽於嘉靖年間，率
慈給縣人抗賊寇而身亡，以其忠節事跡而入祠。而同樣以忠節而入洞的男
有張塘、馮渣等人。張嘴隨英宗親征，因為護駕而死;馮溼則因為謀阻武

宗南巡，而被杖死。其他人如王來、鄭維桓、姚堂、周翔、陳繆、楊子器、
劉濟、馮溼、姚鎮、孫懋、王鎔等，在其任官其間，皆有政聲事功(見附
錄二)。

這些以文學、儒業、忠、節、事功等作為入祠標準的情況，到了明代後
期，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這點可經由考察天啟四年刊行的〈慈給縣志〉

中所增加的入祠者生平，做為佐證(見附錄二)。如張楷長於詩、善行草
書頁;向洪邁精毛詩義，雄渾變化，不名一體;陳敬宗曾與修永樂大典、五

經四書大全、太祖實錄等;楊守勤於神宗朝充東宮講官;劉世龍則因為應

詔陳事，觸怒明世宗，除下獄廷仗外，被斥為民。其他人如沈光大、袁煒、
劉士遠、孫成名等人，或主大理寺、或典會試、或在各地任官，皆有事功，
死後也因此得列位鄉賢。

thla 

L 

30 張廷玉等， (明史﹒列傳〉十二冊(台北:鼎文書局， 1975) ，卷一百七十三(文苑一卜
頁 3948 。

31 張廷玉等， (明史﹒列傳)，卷二十五，頁 7319 D 

32 楊建等， (寧波府志〉卷八(人物志) ，頁 4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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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徐一婪的記文中指出鄉賢祠在選擇入祠者時的標準:德行、風

節、文學、事功。吳寬也曾說道: r然是賢者，以道德、政事、氣節、文

學自立於世。惟盡其在我者，其心尚不求當時之知，乃求後世之前巴乎. ......0 J 

3何良俊也曾說: r鄉賢則需有三不朽之業，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是也。」

"李東陽亦言: r擇其德業文藝之卓然者」 35 。

因此，明代鄉賢祠之前巴的標準'在當時可以說已有一個簡單的共識:

能進入鄉賢祠的人，除了必須是生於斯土者外，還必須擁有為人景仰的道
德操守;或者是高風亮節的行止;或者是在文學上有美名;或者是有顯赫

事功，對於國家社櫻有所貢獻者。這些可以說是被選為鄉賢的基本標準。

對於慈給縣鄉賢祠中所奉記者，無法一一細說，哪些人符合那個標準。這

六十五個人或有文才，工詩詞文章，或精於經籍，誨人不倦;或在朝為官，

直陳時弊、執法不偏;或遊霞在外，勤政愛民;或以孝友聞名，事親服勞

不厭，甚至有犧牲生命者;或耿介不阿，不好名利，在鄉有清譽。大體上

我認為均在這個範圍之內。

另外有兩點細微之處值得注意。首先，董黯在明代入耙鄉賢祠，似乎

象徵男一項標準的形成。慈給縣鄉賢祠入祠者中，董黯生卒年代最早。他

被爾巴於鄉賢祠的記載首見於天啟四年刊行的〈慈給縣志》。董黯是後漢時

人，為董仲舒的六世孫。他之所以受到尊崇主要的原因是其孝行。董黯的
母親被鄰人王寄毆傷而過世，等到王寄之母死後，董黯才復仇，斬王寄之

首祭母(蓋是讓王寄能孝敬其母，完成人子應盡的義務。)。由他的傳記

中看來，慈給縣(明朝以前稱慈溪)的建置，與他的事跡有很大的關係。

宋祥符年間，董黯被賜，號純德君。建炎初年，知縣林叔豹為他立祠。慶
元二年，令朱堂倡紀之。洪武四年( 1371 )封其為神。 36董黯入爾巴鄉賢祠，

似乎象徵著「孝」的觀念，成為明人在選擇鄉賢祠入記者時的一個新標準。
在天啟四年刊行的《慈給縣志〉上所載的鄉賢祠名單中，新增的四十四位

明朝人裡'與蓋黯一樣，以其孝義的行為而獲得尊崇的尚有桂恭、馮玉泉、

33 吳寬， (家藏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卷三十六(宜興縣重建先
賢祠記) ，頁 20 下。

34 何良俊， (四友齋叢說) (隆慶三年刊本) (北京;中華書局景印， 1997) ，卷十六(史
十二) ，頁 142 。

3S 李東腸， (懷麓堂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卷六十六(金華府鄉

賢祠記) .頁 18 下。

36 跳宗文等， (慈給縣志) ，卷八〈人物志) .頁的上。

對Id.f上的楷模仿

劉銓、劉廷寅、王伯化、馮象臨等人。這些人當中不乏有為了盡孝道而犧

牲了生命，如王伯化、馮象臨(其事跡見附錄二)。在此之前，考察嘉靖

三十九年刊行的〈寧波府志〉上所載資料，在當時的入祠者中，看不到特

別因其孝行而得入紀鄉賢祠的例子。而這幾個人當中，除了劉銓在弘治八

年(1495 年)以貢為丹徒訓導之外，其餘的人皆無功名，如此一來，更凸
顯了他們因為孝行而獲得尊崇的情況。這究竟只是慈給縣本地的現象，或

者是整個明代的情形，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四、從「先賢」到「鄉賢」
其次，從「先賢J 到「鄉賢」之間，其間尚隱藏了價值觀轉化的過程。

前已陳述，慈給縣鄉賢祠的前身，是南宋建炎初，知縣林叔豹在縣學中創
立爾巴楊適與杜醇的祠堂。這個祠堂經過數百年的演變後，慈給縣儒學中才

有所謂鄉賢祠的建置。這類祠堂，在宋代多半稱為「先賢j祠」、「鄉先生祠 J'

或者是「幾先生祠 J '專紀某幾個特定的人物。根據〈文淵閣四庫全書〉

所收錄的文集篇目資料， 37在宋代，我們查不到專門為「鄉賢祠」所做的

記文，而多是為「先賢祠(堂 )J 、「鄉先生祠 J '或者是「幾」先生祠所做
的記文。因此我推測，為「鄉賢」立祠的觀念，在宋代可能尚未成型。

在宋代，這類祠堂的功能與選擇祭把對象的標準'也與明代不同。據

《寶慶四明志〉記載:

先進楊公迪、杜公醇、王公致、樓公郁、王公說，以義理之學淑世

風者也。忠素陳公璀始攝郡悴，晚著尊堯集于此，以忠節著闖天下

者也。清敏豐公稜、侍郎高公閱、侍郎林公係、汪公大首先，皆此邦

之顯者也。郡守李公庚、仇公念、越公伯主、岳公甫、程公章、趙

公師蠱、校官周公粹中，皆有功于儒宮者也，士成宗之，故列祠焉。

黃幸未對於這類祠堂的祭爾巴情況也做了簡短的描述:

竊惟成均之法，令圈子弟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攻則祭於替宗，謂之

37 (四庫全書文集篇目分類索引﹒雜文之部) (台北:商務印書館· 1989) ·頁 674

38 羅濤等. (寶慶四明志〉卷二〈敘郡中﹒學校) .頁 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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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聖先師。國無人則取諸其鄰與其鄰鄉。而嘗遊官於其國，有善可
紀者亦非巳之。 39

黃車承認為，非僅僅教於學中的有道德者可肥， r而嘗遊宜於其圈，有

善可紀者，亦紀之。」而由《寶慶四明志〉中，更可看出「以義理之學淑

世風者」、「以忠、節著聞天下者J 、「此邦之顯者」、「有功于儒宮者」等人，
皆可把於儒學中。黃絲的記文點出了非本邦之人，只要「有善可紀J '即

可把於學。而明代的「鄉賢」概念，最近於〈寶慶四明志〉中所載之「本
邦之顯者 J '然而這也不過是當時明州府學選擇入祠者峙的標準之一而

已。另外，廬陵郡州學在宋代亦設有「三賢祠堂J '而巴唐顏文忠、公、建中
宰相姜公、宋朝余襄公，歐陽守道曾為這個祠堂寫了一篇記文。他在記文

中指出: r雖三君子皆以請至，然實風化所豁出。其人而賢，境內人士固
將則象之。」心這段引文中，表明了當時廬陸郡州學中所記者， r皆以請至J'

即非當地人，只因其賢，州學為之設洞。而由上所引的三段史料記載可以

發現，明代在「鄉賢」的定義上所注重的「生於斯土」的這個概念，並不
為宋人所強調，他們更重視的是此人賢良與否。除此之外，宋人還強調這
些受到奉記者與學校(或可說是教育)的關係。如上所引，明州府特別將

那些有功於「儒宮J (即府學)者，入祠祭爾巴。王應麟認為:

古之有道德者教於鄉里，謂之鄉先生。在鄉而把於學，猶在國之祭

於替宗也。 41

此處王應麟為「鄉先生」下了一個定義:有道德而教於鄉里者。而為
這些教導者立祠於學，其重要性，可比之一圓的重典。他叉說:

古之鄉先生祭於社，近世祠於學。社所以養，學所以教;而教之功

尤大。......楊、杜、二王、樓公，以道德文行，師表後進，或授業

39 黃躲， (勉齋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卷二十(澳陽軍學五先生
洞記卜頁 1 上。

40 歐陽守道， (異齋文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刊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卷十三(州學三
賢堂記) ，頁 1 上。

41 王應麟， (先賢祠堂記) ，收入〈四明文獻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刊本，台北:商務印書
館) ，頁 20 上。

跡，穿上的精模 97

鄉枝，或講道聞塾，衣冠文獻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 j享熙之舒、

沈、楊、袁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根本，闡繹經訓，躬行實踐，
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境。位

王應麟的這兩篇記文，都是為了明州府學中的洞堂所做。他對於「教

之功」的強調，不僅反映了當時祠中所把奉者的身份，也顯示了對於學校
有功，乃至於成楷模以教育後進的人，應當前巴之的觀念。

宋代這些祠堂的祭把情況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部分之外，較為特殊的一
點是，在當時很多府縣學為北宋以來的道學家立祠。如明州府學在寶慶年
間，即建有一座祠堂祭把張拭、呂祖謙、陸九淵三位理學人物 ;43郵縣學
中蓋有「四先生祠J '而巴張拭、朱熹、呂祖謙、陸九淵等人;輛都州州學也
蓋有一間「四賢堂 J '爾巴周敦頤、程穎、程頤、朱熹。勻七種現象的出現，
除了導因於兩宋時儒學復興、理學興盛的情況之外，也可能與當時重視此
種祭品E與學校教育功能相結合的觀念有關。

明代慈給縣鄉賢祠中，共把有十位宋代人士。其中除了楊適、杜醇、
楊簡三位於宋代入洞之外。其餘皆於元代入祠。楊適、杜醇均未曾參加科
考。然而皆以其道德學行聞於鄉旦。楊適在仁宗朝屢受宰守推薦於朝，而巴
禮任官，均辭而不受。“而杜醇學重為己，隱約不為人知。王安石為鄧縣
令，請杜醇為師，他首先推辭，再勸乃就。 47在傳記中，他們倆人皆被稱
為隱君子。而楊適為乾道五年進士，官至寶誤閣學士，卒證文元。他在理
學上的成就，為慈給後人景仰，從學的門人弟子頗多，桂萬榮與明代劉厚
南即為其_ 0 48這三人，除了楊簡之外，基本上都沒有顯赫的功名，楊適

與杜醇在當時有逸士的美譽。他們三人不僅在縣學中獲得奉紀，同時也受

42 王應麟， (九先生祠堂記卜收入{延祐四明志卜卷十三(學校致上﹒本路儒學) ，頁
12 上。

的羅渚等， (寶慶四明志卜卷二(敘郡中﹒學校) ，頁 5 下。
抖袁甫， (蒙齋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刊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卷十四〈乾淳四先生祠
記) ，頁的下。

“黃事求，(勉齋集) ，卷二十(那州州學四賢堂記〉。頁 3 上。
“主應麟， (深寧文鈔撫餘編> '收入{四明叢書卜冊二，卷一(大隱楊先生傅) ，頁 20
上。

47 王應麟， (深寧文鈔撫餘編) ，收入{四明叢書) ，冊二，卷一(慈給杜先生傳) ，頁 21
上。

“黃宗羲，(宋元學案> ' (台北:世界書局， 1966) ，卷六十七(慈湖學案〉頁 847 與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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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巴於府學。如王應麟在其記文中所提: [""以道德文行，師表後進 J 0 由此更

可為宋代奉祖先賢先達於地方學校的情況作一佐證。
元代慈給縣先賢祠堂中增肥了八人(見附錄二)。這八人皆慈給本地

人，除了在科場上有功名之外，或為地方郡縣令，勤於民政;或任職國子
監;或與修實錄，其中不乏有以其學丈稱者。而比較兩代中的入祠者生平

以及相關的祠堂記文，由「先賢」到「鄉賢」的觀念變化似乎發生在元朝，
許有圭在〈晉寧路鄉賢祠堂記〉中說道:

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重後而淑

人;不符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為晉人，沒

為晉神，其秩於學宜也。 49

徐觀也有言:

乃參稽郡縣、志書、碑銘、墓喝，有足徵者，自唐宋迄今得二十四人。

他有官爵無德業者不與焉。秩其名字、里居、仕隱始末，表以出之。

由上面兩篇元人所寫記文的引言中，可以看出元代開始有了以祠祭記

本地有德業者的觀念。而考察〈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所收錄的元人艾集篇
目，元代出現了專為「鄉賢祠」所寫的記艾。 51因此「鄉賢祠」的形成，

最早應該起於元代，某些地方的學校在修建學中的祠堂時，由於有「鄉賢」

的概念，而產生了如上引言中所述，考諸郡縣志書，以及墓志碑銘，在祠

中為本地有德業者立位記之。

討論至此，我們大致可看出明代鄉賢祠的發展脈絡。這類的祠堂，在

宋代已經出現。當時尚看不出有「鄉賢」概念的形成，最為普遍的用語是

「先賢」。因此宋代對於選擇入祠者的標準較為多元，尤其並不只限定其
人必須為本地人。宋代主要的觀念重點在於此人「賢良與否J '因此不管

"許有去， (至正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刊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卷四十一(晉寧路鄉

賢祠堂記卜頁 12 上。

50 徐觀， <釐正鄉賢祠記> '收入《江西通志) (文淵閣四庫全書刊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卷一百二十八，頁 87 下。
51 (四庫全書文集篇目分類索引﹒雜文之部) , (台北:商務印書館， 1989) ，頁 6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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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遊宣至此，或者是被貶誦，或者是出身本地的顯達，或者是對於儒學特

別有貢獻者，均可以把於學中。元代， [""鄉賢祠 J 首先出現在文人的文集
中，而據記文資料顯示，當時有些地方已經建有鄉賢祠，如晉寧路儒學。

但此後到了明代， [""鄉賢」的概念發展得越來越明確。以寧波府一地而言，

除了慈給縣之外，下轄的寧波府學、郵縣學、奉化縣學、定海縣學、象山
縣學均設有鄉賢祠。幻而寧波府以外，溫州、|府學、瑞安縣學、樂清縣學、

平陽縣學等地，也同樣立有鄉賢祠。"鄉賢祠的建立，實際上可以視為一
種概念擴散的現象，確實的起源時間很難求證，但是查閱這些地方志及文

集資料，則能看出大致上有一個趨勢在發展進行。

在明代，隨著越來越清楚的「鄉賢」概念形成，可能也影響到了「名

宜祠」的出現。「名宣祠」主要是祭把那些自外地來本地任官而對這個地

方有貢獻者的祠堂。在我查閱《慈給縣志〉與〈寧波府志〉的過程中，發

現在鄉賢祠還未出現以前，寧波府以及其轄下各縣的學校中，也未建立名
官祠。以寧波府學先賢洞為例，據《魁祐四明志〉記載:

先賢祠一所，在尊經聞之在。以奉鄉里先正、達官、有功於學者。

如再參照前所引王應麟所做的〈先賢祠記〉引文，可看出宋代這些祠堂也

祭紀「名宜 J '即外地之人來本地任官，而有貢獻者。寧波府學在宋代設
立的先賢祠，原本記有陳璀、李夷庚、仇愈等人， 56這三人曾前後知明州，

有政聲。到了明代，府學鄉賢祠成立之後，名宜祠也出現，而這些人就進

入了名宣祠， 57不再與鄉賢共列祭肥。這些記載，除了可以證明，明代鄉

賢祠在標準上強調「鄉賢」必生於此地的觀念之外，更可以看出，宋代這

類洞堂實際上將把「鄉賢」與祖「名宜」的功能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

52 許有圭， (至正集) ，卷四十一(晉寧路鄉賢祠記> '頁 12 上。

"張時徹等， (寧渡府志) ，卷十〈秩耙> '頁 4 下﹒頁 12 上。
54 張竿敬等， (溫州府志) ，收入{夫一閣藏明代方志選于自﹒第六冊) , (台北:新文豐出
版公司， )卷二，頁.9 下﹒頁的上。

55袁梢，(延祐四明志) (清成鹽四年刊本) ，收入{宋元地方志選刊三十七種〉第七冊， (台
北:國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0) ，卷十三(學校致上﹒本路儒學> '頁 22 下。

56 羅濤等， (寶慶四明志) ，卷二〈敘都中﹒學校> '頁 5 上。
57 張時徹等， (寧渡府志}﹒卷十(秩紀> '頁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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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一地任官有貢獻者，或者以其德業為地方楷模者，均得入祠。到

了明代，才分為二祠， r鄉賢」與「名宜」各行祭記。由此更可以看出，

到了明代對於「鄉賢」與「名宣」在定義上的清楚區隔。

據〈大明會典〉上所載:

名官鄉賢、孝子節婦及鄉飲禮賓，皆國之重典，風教所關。 58

l禮部尚書沈鯉也曾進奏曰:

鄉賢從本巳'栽在令甲，典至重也。 59

明代政府對於這類祠堂，基本上都態度慎重，認為是國家重要的記

典。鄉賢祠的功能在於教化，尤其一旦入紀鄉賢，即可在春秋兩季時，接

受特定的祭肥， ω地位崇高，不言可喻。因此在選擇入祠者時，須慎加考

慮。嘉靖年間，鄭坤即上奏曰:

天下掌t:p 官，會同儒學師生，各章本處應#巳名宜鄉賢，俱遵照〈大

明一統志》所載，逐一從公會議，明白備將職位、姓名及履歷行實，

各相講明，務使事有考據，眾無私議，然後方許入祠。 61

〈大明會典〉上也會強調:

非年久論定者，不得舉鄉賢名官。 62

因此，要入前鄉賢，理論上首先要經過一段「公議」的過程。由當地

的行政首長，會同儒學中的訓導、教諭等學官，以及生員，大家聚集一起，

58 李東陽、申時行等， (大明會典) (萬曆十五年司禮監刊本)五冊， (台北:東南書報社

印行)冊三，卷七十八(學校卜頁 21 上。
59 沈鯉， (覆十四疏) ，收入 (1禮部志稿)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卷

的，頁 27 上。

60 鄭坤， (嚴名官鄉賢耙) ，收入(禮部志稿) ，卷的下，頁 26 下。
61 鄭坤， (嚴名宜鄉賢l祖) ，收入{禮部志稿卜卷八十五，頁 26 下。
62 李東惕，申時行等， (大明會典) ，卷七十八(學校) ，頁 2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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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商議，確實考察清楚此人的姓名、官爵、生平事蹟等，無異議後，才
得入把鄉賢祠。而這些人達成決議之後，還得呈請於督學官，由督學官上
奏王三禮部。的

五、推舉鄉賢與地方政治

明代對於鄉賢的選擇，有一套既定的程序，除了由地方上議定之外，
還須經過督學官上奏朝廷，備為檔案，以供查訪。所以一旦入紀鄉賢，即

可留名千古。然而在議定鄉賢的過程中，基本上並無法做到全然的公正，

何良俊就指出: r每祭一丁，則眾議沸騰。」“在此種公議的過程中，地方
上的一些有關勢力，最易介入，進而影響到鄉賢的從而巴。沈鯉即會上奏批
評:

鄉賢從車巳'載在今甲，典至重也。第舉行日久，裝失初意。有官以
賄敗，及居鄉不檢者，往往緣子孫顯貴，朦朧混入，有志之士羞與

為伍。冒濫之弊，至今極矣。 65

鄉賢之前巴在明代，雖然其程序逐漸完備，然而其中仍然產生了流弊。
鄉賢祠的功能本來是在奉記本地一些於道德、學行、政事、氣節等方面卓

然特出者，激起後世見賢思齊，以收教化之效。然而也因其貴為重典，可

提高一人乃至一家的聲望，入而巴鄉賢祠象徵的意義重大。因此逐漸發生的
現象是，地方上一些有影響力的人，開始介入了議定鄉賢的過程，造成了
「今天下鄉賢之肥，皆不請於朝，不列於爾巴典」“的浮濫現象。
上面的這種情形也出現於慈給縣。明代入市巴於慈給縣鄉賢祠的六十五

人中，姓馮者有十七位，幾近三分之一，其名單如下:馮溼、馮主東、馮厚、
馮震、馮復陽、馮光斯、馮岳、馮璋、馮變、馮成能、馮叔吉、馮讚、馮

柯、馮雲龍、馮有經、馮艇、馮象臨。這些人彼此之間，半數以上有親緣
關係。列表如下. 67 

的沈鯉， (覆十四疏) ，收入〈禮部志稿卜卷四十五，頁 27 下: r今後督學官，每歲終將
所屬府州縣舉到鄉賢已准入祠者，造冊二本，申送部科，以憑咨訪查考。」

“何良俊， (四友齋叢說) ，卷十六(史十二) ，頁 143 。
65 沈鯉， (覆十四疏) ，收入{禮部志稿〉卷的，頁 27 上。
“呂梢， (三晉名賢議卜收入{江西通志) ，卷 190 '頁 20 下。
67 馮柯為馮成能的從兄。馮岳、馮蠻、馮璋三人為從兄弟關係。

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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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厚(曾曾祖父)→馮光新(祖父)→馮柯(父)→馮挺(子)

馮成能

馮復陽(父〉→馮岳

馮玉章

馮變→馮叔吉(變子)

馮讚(父)→馮有經

考察這些人的傳記生平，可以發現，有些入祠者，實際上並無特出的

事跡言行。如馮岳之父馮復陽，不僅未曾任官，由其傳記中也看不出生前

有何特出的事跡功業，其內容多半是一些崇揚辭句，如說他「資材敏

警， ......學尤積深，上溯經史，下綜百家」。“傳記中並沒有具體說出馮復
陽在文學上有何成就，僅說其學問淵博，閱書眾多。而他的兒子馮岳則為

嘉靖五年( 1526 年)的進士，任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撫剿兼行而討平了

臘爾之亂。 ω而馮岳的從弟馮變，沒有得到功名。傳記中說他「見人閒不

平事，必傾吐快意J '他在地方上似乎以其見義勇為、打抱不平的行止稱
於鄉里。

的兒子馮叔吉則為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年)的進士，曾任湖廣布政使。當

時長江多盜，馮叔吉為之備兵池，畫界為守，盜遂息。 71

再看男一支馮氏。馮厚曾以明經受教職，歷任准府長史，除此之外，

從傳記中看不出他有什麼特別的功業。 72他的孫子馮光漸，在懷安教諭任

內，誨士至勤，懷安諸生在學中立祠爾巴之。 73光漸子馮柯，七遇鄉試不過，

有《三極通〉、《質言〉、《求是編〉等文集傳世。馮柯的兒子馮:庭是萬曆二

68 袁裘. (袁永之集) (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蘇袁氏家刊本)二十卷，卷十六(封工部營
繕司員外郎馮公墓志銘) .頁 11 下

69 焦竑.(國朝獻徵錄〉﹒ J\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65) .冊三，卷四十八〈南京刑
部尚書馮公岳家狀) .頁 88 上。

70 馮可鋪、楊泰亨等， {慈蛤縣志〉冊二，卷二十八(列傳五卜頁 8 下。
71 徐學霞.(徐氏海隅集) (明萬曆五年，東海徐氏刊)八十一卷，卷三十三(第馮緯川

方伯文) .頁 8 下。
72 曹秉仁等. (寧浪府志) (清雍正十一年刊本).四冊(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景印， 1957) 
冊三，卷二十一(人物) ，頁 1710 。
73 馮可鋪、楊泰亨等. (慈蛤縣志) .冊二，卷二十八(列傳五) ，頁 2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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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 1593 年)的進士，他在江西參政任內，會振饑救災。 η馬柯以子
貴而贈江西參政。

另外一位馮氏一一馮讚'傳記介紹更是簡略。他在兒子馮有經五歲時
即以過世。馮有經是萬曆十七年的進士，不僅會參與實錄與起居注的修
撰，還會任東宮講官。 75由上述的這些例子不難看出有些人之入祠，是因
為其子孫宜途得意，父祖因子孫而顯之故。
馮氏在明代六十五位入記鄉賢祠的人中，佔了約三分之一，其中雖不

乏有足為楷模者如馮岳、馮叔吉、馮光斯、馮挺等人，然而這些人的父祖
輩卻看不出有任何顯赫的事功。而除了馮柯有書傳於後世外，其餘皆看不
出有文才。尤其馮讚'其傳記附在子有經傳中，記載簡略，而且他在馮有
經五歲時即已過世。

這些沒有特殊功業的馮氏，如何會進入以「宣教化」為本的鄉賢祠?

馮氏的例子說明了一些事實，即馮氏在明代的慈給縣應是大戶，如非有一
定家財，無法提供其子孫準備科考的環境，而馮氏的子弟中，在科場上有
功名者應也不在少數。除了前述的馮岳、馮叔吉、馮光漸、馮挺外，馮溼、
馮震、馮璋、馮成能均為進士出身。而也正因為如此，馮氏在慈給縣的影
響力，應該隨著其子弟獲得功名之後而逐漸增加。

黃宗羲會言:

凡鄉賢名官祠，毋得以勢位及子弟為進退。功業氣節則考之國史，
文章則稽之傳世，理學則定之言行。此外鄉曲之小譽，時文之聲名，
講章之經學，依附之事功，已入祠者接罷之。 76

黃宗羲強調，議定鄉賢，應該以其功業氣節、文章、理學等成就為考
慮，其餘皆不應當為議定的標準'尤其不當以子孫的功業為依附。他所指
的就是類似馮氏這些「以勢位及子弟為進退」的情形。這些入紀鄉賢洞的
馮氏，其中不乏有因為後世子孫顯貴而或贈官位者，除了前述馮柯的例子
外，馮雲龍也因其孫貴而贈宮。 η

馮氏的例子可以證明，明代地方上的勢力介入鄉賢入祠議定過程的現

74 曹秉仁等. (寧波府志) .冊三，卷二十一〈人物) .頁 1748.
?曹秉仁等. (寧波府志卜冊三，卷二十一(人物) .頁 1747.
;。黃宗羲， (明夷待訪錄) • (學校) • (台北:三民書局· 1995). 頁 49.
7 馮可縮、楊泰亨等， (慈給縣志〉冊二，卷三十八(列傳五) ，頁 50 下。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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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這個議定過程中，由於這些干預，使得前述如馮復陽、馮厚、馮讚、

馮雲龍等人，雖無任何特殊的貢獻與事跡，也得入鄉賢祠。這不得不令人

懷疑，他們的入祠乃是由於其子孫的成就以及其族人影響鄉賢議定的結
果。尤其考察傳記資料，的確可以看出，其見孫輩的成就，遠遠超過這些

人。
明廷於學校中立鄉賢祠，本意是要行教化以厚風俗，到後來卻因為地

方勢力、豪強權貴的平預，而使得鄉賢之前巴成為名利的工真。此處再舉一

個例子說明。顏鯨也入爾巴慈給縣鄉賢祠，他是嘉靖三十五年 (1556 年)的
進士。當他在湖廣提學副使任內，夷陵人王蒙欲把其父為鄉賢，顏鯨堅持

不許。時王蒙掌吏部考功，因此事而與顏鯨有嫌隙，以不謹之罪，落顏鯨

職。 78從這個例子可明顯看出鄉賢的推舉與地方勢力及朝中的權力運作，
有相當的關係。鄉賢祠祭把方面的流弊，由此更可見一斑。

顏鯨的例子也可以佐證明代的「鄉紳」階層介入鄉賢之前巴的情況。此
處對「掉隊申」的定義，採日本學者寺田隆信的說法，是指: r具有生員、

監生、舉人、進士等身份乃至資格，且居住在鄉里的人的總稱。 J 79自宋
代起，朝廷取士不間門閥，任何人都可經由科舉求取功名。一個家庭乃至

一個家族中，只要有一人中舉，整個家族就有機會興旺起來。然而宋代的

舉人只具有一次參加科舉的機會，會試或者是殿試不合格者，必須重新由

鄉試再開始。鄉試合格的舉人，也因此有極大的流動性，無法形成一個特

定的社會階層。的到了明代，要參加科舉者必須首先進入學校成為生員，
才能獲得應考的資格。而一旦鄉試合格，就可以得到舉人身份，即使未通

過會試、殿試無法成為進士，也可以以舉人的身份任官。而那些沒有任官

的舉人，就居住在本籍。這些地方上的紳士階層再加上那些獲得進士、在

外地遊霞的本地人，在地方上享有社會、經濟上的特權， 81其地方上的影

響力恐怕是地方官難以忽視的。

.這裡有個宋代的例子值得我們注意。黃寬重曾經研究宋代四明地區士

族參與地方社會活動的情形，他的研究對象主要以樓氏這個家族為中心。

78 焦竑，(國朝獻徵錄〉冊六，卷八十八(顏先生鯨傳) ，頁 94 上。
79 寺田隆信， (關於鄉紳) ，收入{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112-125 頁，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頁 114 。
80 寺田隆信， (關於鄉紳〉﹒收入{明清史圓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頁 115 。

81 寺田隆信， (關於鄉紳) ，收入{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頁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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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他研究，樓郁是樓氏在四明地區帽起的關鍵人物。 82樓郁曾在家鄉的州

縣學教書三十多年，他與楊適、杜醇、王說、王致等人合稱「慶曆五先生」。
王應麟曾說: r楊、杜、二玉、樓公，以道德文行，師表後進，或授業鄉
校;或講道旅塾、衣冠文獻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 83樓郁不僅開啟
明州學風有功，他對於子弟教育的重視，也確立了樓氏發展的基礎。制而

樓氏一族隨著日益增加的地方聲望，也開始擴展與明州其他家族的聯絡關
係。樓郁教於州縣學中，他與楊適、杜醇、王說、王致等人交往密切。他
的學生舒宜、豐稜等人，均有突出表現。他的子孫不僅與明州地區的其他
家族汪氏(汪思溫一族)、慈給馮氏、王氏(王致、王說一族)等通婚，
更經由教育與學術的往來，與袁氏一族交誼深厚。如樓氏中仕歷最高的樓

鑰就與袁變交往密切。這些家族除了彼此聯絡之外，還與當時的文人交
流，更與地方政府聯合，主持地方上的事務。如汪思溫、高閔曾聯合其他

致仕的文人共同結社。樓鑰則參與其舅汪大飲(汪思溫次子)主持的文人
結社:真率會。紹興七年( 1137 年) ，仇念守明州，受到高開的啟發，重

行鄉飲酒禮。淳熙十三年( 1186 年) ，知州岳甫與州學教授周粹中共謀改
建州學，汪大餓極力支持。

上述的樓郁、樓鑰、楊適、杜醇、王說、王致、汪大敞、高閱、豐韓、

袁變、仇念、岳甫、周粹中等人，據《寶慶四明志〉所載，在其身後，均
入紀於州學的洞堂中。的這些人不僅在學術方面有所貢獻，對於地方事務
的參與更是不遺餘力。生前，他們是鄉里百姓推崇的對象，死後則成了後

世敬仰的楷模。這些人之所以能入祠，固然因其學問與對地方上的貢獻所
致。但很明顯的是，從上面的脈絡中看來，這些人的家族在地方上的勢力，
可能是同等重要的原因。

雖然樓氏在宋元之際家道衰落，失去了原來的地望，但是曾經與其聯

姻的馮氏，到了明代，仍為慈絡的望族。宋代，馮氏為慈給富室，其子弟

82 黃寬童， (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一以樓氏家族為中心的觀察) ，收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9) ，頁 630 0

m 王應麟 ， (九先生祠堂記) ，收入{延祐四明志〉卷十三(學校致上﹒本路儒學) ，頁
12 上。

“黃寬重， (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一以樓氏家族為中心的觀察) ，收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頁 630 。

的羅海等， (寶慶四明志〉卷二(敘郡中﹒學校卜頁 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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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仕宜上沒有顯赫的成績。“到了明代，如前所述，其子孫在科場上獲得
功名者已為數不少。樓氏、馮氏的例子，除了具體說明了兩宋時，這些明

州家族，如何彼此聯絡，共同發揮影響力外，也提供了一個推論基礎。即

到了明代，馮氏與宋代的樓氏一樣，善於和慈給一地的士族聯合，參與地

方事務。日本學者寺田隆信認為明代地方上由生員、舉人等所組成的紳士

階級，在地方上「享有禮儀、司法、經濟上的特權J 0 87這些特權可能使得

這些精紳階級如同前述宋代樓鑰、汪大歐等一樣，成為地方事務主要的參

與者。而這些人除了彼此聯絡之外，他們所屬的家族實際上也會透過聯姻

等方式，加強彼此之間的關係'擴張他們在鄉里間的勢力。如此一來，這

些家族逐漸形成了一個地方網絡，在某個程度上說，幾乎壟斷整個地方文

化事務的運作。鄉賢之前巴在明代既然已有規模，其祭把自然也成為一項地

方上的重要文化活動。慈給馮氏先租，如馮復陽、馮讚等人，雖無值得稱

許的功業，卻可以與楊適、杜醇這些賢人共享祭肥，可視為馮氏濫用其地

方影響力的結果。原本應執行監督角色的地方官員則往往受制於這些地方

勢力。顏鯨的例子，就是明代這些地方勢力試圖影響地方宮，介入鄉賢之

前巴很好的例證。

而不僅黃宗羲強調不符合標準者應罷之，的大明會典上亦記載:

名官、鄉賢、孝子、節婦及鄉飲禮賓皆國之重典，風教所關。近來

有司忽於教化，學校是非不公，濫舉失實，激勵何有?今後提學官

宜以綱常為己任，遇有呈請，務須恢真。非年久論定者不得舉鄉賢

名宜。......如有妄舉者、受人請求者、師生人等，即以行止有虧論。

其從前混混雜有站明典者，照近例徑自查革。"

鄉賢之前巴本為「國之重典，風教所關 J '但其祭紀的浮濫現象，使得中央
政府不得不要求各地的提學官對這類的活動，更加謹慎查訪，尤其不合規

定者，皆應馬上罷點。明朝政府欲改正鄉賢祭紀浮濫的現象，然而地方上

執行的效果不彰。前述那些不應入祠的人物，實際上並沒有從鄉賢祠中遭

86 黃寬重. (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一以樓氏家族為中心的觀察卜收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頁 644 。

87 寺回隆信. (關於鄉紳) ，收入{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頁 115 。

"黃宗議， (明夷待訪錄) , (學校) ，頁 49 。
的李東陽、申時行等. (大明會典卜卷七十八〈學校) ，頁 2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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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除名，到了清代仍舊享受著春秋兩次的祭典。而慈給縣鄉賢祠中所發生

的因子孫顯貴而得入祠的情形，到了清代仍舊存在。如在明代入祠的姚
錢，據其傳記記載，其祖父姚佛、父親姚墅，皆因其貴而贈右副都御史"。

姚鎮子姚深於嘉靖二年 (1523 年)廷對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大禮議爭
時，姚練與廷臣爭之，杖於廷91 。這三人到了清代皆入爾巴鄉賢祠。姚沫尚

有功名事跡，而姚佛與姚墅則無。此叉是一個因子孫、顯貴而尊的例子。清
代慈給縣鄉賢祠的情況，雖然還需要更詳盡的探討，但從上面這個例子看

來，我認為在明代已經發生的流弊，到了清代應該很難有所改進。
由宋代的先賢祠到明代的鄉賢祠，立意原本崇高。不論是祭紀有功與

學者、名官達官，或者是本地賢良，皆是要為後世立下一個楷模典範，到
後來卻因為其他利害關係與勢力的介入，而使得鄉賢洞逐漸失去原本的功

能。上述馮氏的例子既然說明地方勢力介入公議的情況，可以想見的是，
其他的家族，也會同樣試圖影響公議的過程，讓本家的父祖也能在鄉賢祠

中佔有一席之地。再者，由顏鯨因為拒絕王蒙爾巴其父於鄉賢的要求而受到
落職的事例，也可以看出朝中的官僚對於地方官施加壓力，以便能讓自己

的父祖進入鄉賢祠的，[前夕儘管明朝政府意識到祭爾巴浮濫的情況，但實際
上並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由清代姚氏祖孫三人的例子更可以推論，在

清代，鄉賢祠祭紀的流弊仍然存在。由明到清，鄉賢祠的教化功能也因為

受到了太多的干擾而無法彰顯。

六、結論

本篇論文，旨在對於鄉賢祠的形成以及其標準的轉換做一個概略的描

述。此種在學校中祭品巴賢人的觀念，目前我能找到的線索顯示始於宋代。
由原本在地方州縣學中設立先賢祠堂、鄉先生祠堂、「幾先生祠 J '逐漸演

變，元代已出現「鄉賢」的名稱，到了明代， r鄉賢祠」更成為一種地方
學校中普遍設立的組織。此種建置上的轉變，反映出了從宋代到明代對於

「鄉賢」觀念的成形。明代的「鄉賢」意義，最重要的內涵是本籍觀念，
必須是生於當地的人，才具備入祠的第一個條件。而探討明代對於鄉賢的

觀念，也可以發現，在明人的觀念裡，所謂的「鄉賢 J '對於地方不一定
有直接的貢獻，而是因為他一生的事跡，有值得效法學習之處。

90 焦竑， (國朝獻徵錄}冊四，卷五十七(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姚公鎮墓志銘) ，頁 3 上。
91 馮可鋪、楊泰亨等， (慈豁縣志}冊二，卷二十八(列傳五〉﹒頁 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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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能入爾巴鄉賢祠，是一種莫大的榮譽，除了使人留名千古之外，

甚至可以提高家族的聲譽。也因為地位崇高，此種制度逐漸發生了流弊。

這些流弊主要是由於明代新興的「鄉紳」階級與家族力量，乃至官僚勢力

介入所造成。考察慈給縣的情形，可以發現，很多實際上不符合標準的人

士，身後由於其子孫的成就，而得以入l祖鄉賢祠。原本功能是「厚教化、
美風俗」的鄉賢祠，因此而變成名利的工具。

除此之外，我認為， r鄉賢祠」的議題還有很多可以做更細部研究的

地方。首先，鄉賢的觀念真正發展成熟是在明代，明代以前，最普遍的用
語是「先賢」。宋人的記文資料中，目前沒有看到「鄉賢」的詞語。元代

是一個觀念轉換的過渡時期， r鄉賢 J 的名稱開始出現在元代文人的記文

中，根據這些記文資料顯示，元代有了「生為晉人，沒為晉神，其秩於祭
宜也」泊的觀念。到了明代， r鄉賢」的觀念發展成熟且意義明確，很多地
方學校中出現了專耙「鄉賢」的祠堂，而原本與「鄉賢」合紀的「名宣J'

也從中分出來另立「名宜祠」祭肥。這種觀念的改變是如何發生的?與明
代的社會、文化發展有無更多關連?尤其，明代出現了地方上的「鄉紳J'
這些鄉紳是地方的特權階層，他們對於地方事務的平涉情形如何?而他們

叉是如何運用本身的力量影響鄉賢祠的祭肥，以至於肥鄉賢的制度產生了

前述的流弊?。再者，宋代的儒學復興對於耙「先賢」的影響，我認為也

可以再做更進一步的研究。宋代大儒如朱熹強調學以為己， 93對於學校教

育成為科舉考試的跳板，極為不滿。再加上兩宋政治生態的影響，如慶曆、

熙寧變法以及黨爭等，使得這些新儒學家開始關心地方事務，致力於地方
教育的推行，這些舉措是否為「鄉賢」觀念的出現埋下了伏筆?這些細節，

還需要更多的史料佐證與更精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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